
与龙共舞

决 明

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受噩梦的折磨，

别人做梦是做做就算，

他可是在梦里劳心劳力。

她好不容易见到梦中的她，

却被自己的凶恶样给吓跑了。

哇———这人长得真像她的梦中情人，

虽然他好像不怎么喜欢她。

没关系，搞一个山间旅行不就行了，

只有他们俩，气氛又好，他还不乖投降。

只是有必要让她也参与他的梦吗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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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世无法成双

今世即使在梦里也要再续前缘

现代男子穴英武，有一种很阳刚的气质雪



楔 子

从小，我就知道自己很奇怪。

噢，当然不是飞天遁地或隔空抓药什么的特异功

能，偷偷告诉你吧———

我、会、做、梦。

很正常？每个人都会做梦？

这我知道呀，我也常常做完梦醒来会记不得梦里发

生了些什么，只是心情会有些愉快或沉闷，呵呵。

可是你会像我一样吗？同一个梦接连地做了好几

次，还有情节接续的？

你也会呀，那我不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人。

梦见什么？嗯⋯⋯很多呀，看山赏景、喝酒吟诗等

等。对了，最常梦到的是执着银色长枪杀人，很奇怪吧？

感觉？没什么感觉，梦里好像杀人是种职责和义

务，嗯，是骑在马背上的。

别说笑了，将军？我？我看你是漫画、小说看太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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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

梦嘛，醒来就变成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。

咦？你最长的一次是接连五天做同一个梦境？

那我比你奇怪些，我同样一个梦做了十年呢。

十年。

你没听错，真的是十年。

啊？

我⋯⋯

真的很奇怪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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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他总是在床头闹钟酝酿咆哮情绪的前十秒钟清醒，

带着浑身汗臭及右臂间那股异样的剧烈酸痛，像是右手

执握着某样沉重物品，不停挥舞晃动过度的运动伤害。

没错，他又做梦了。

一把抹去额际的汗珠，他厌恶地拢皱眉宇，梦境中

这些无色透明的汗水是杀人时喷溅满头满脸的恐怖腥

血，他一骨碌跳下床铺，拎了条浴巾往浴室而去。

每天晨浴成了他的习惯之一，从他开始做这个梦

时，不，应该说从这个梦里开始杀人起。

冰冷的水沿着肌理分明的结实臂膀滚滑而下，他的

气息仍是微喘不顺的，五指梳抓湿发，他侧过头盯着浴

间大镜子中映照的男人。

四目紧缠，渗入眼眶的水模糊了视线，颊边服帖着

滴水湿发的那张脸看来熟悉却又⋯⋯陌生。

明明是属于他的眼，为什么看起来如此茫然若失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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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到底是谁？”他对镜喃喃自问，“为什么出现在我

梦里？到底想传达些什么就直接告诉我！别用这些去

他妈的该死梦境来扰乱我的生活！”右拳敲击在瓷砖上，

轻语转为低咆。

镜子里的男人回以相同困惑的神情，无言。

客厅电话清冽冽响了十来声又挂断，一分钟后又再

次响起。

他围着浴巾，缓步出了浴室，电话又切断了。

八成是公司最富老狐狸盛名的总经理特助童玄玮，

也只有他敢在这种虫不起、鸟不叫的时候拨来夺命连环

糟葬造造。

果不其然，一分钟后电话三度响起。

“应巳龙。”他先报上尊姓大名，是他向来的习惯，顺

手拿起几桌上的烟，点燃。

“你又做噩梦了？口气很差噢，那个梦又进行到哪

里啦？”电话那头的声音调侃多于关心。

应巳龙吐出白茫烟雾，交叠起长腿：“你好像打错电

话了吧？童特助，发薪水给你的可是我那一半血缘的总

经理大哥，你不去给他皂燥则灶蚤灶早糟葬造造，反倒骚扰起我来了？”

“别这么无情无义嘛，巳龙同学。”童玄玮与应巳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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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从小学便是同班同学，连值日生抬便当也都在同一

组，之后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⋯⋯一路走来，始终如

一，死党的交情羁绊比应家五兄弟还深，“我现在在你家

楼下的早餐店，一分钟后抵达你家门口，别忘了迎接

我———老板娘，我的汉堡还要加颗蛋，谢谢。喂？巳龙，

你有没有在听？”

“有，你的汉堡还要加颗蛋。”应巳龙咬着烟，重复童

玄玮的点菜，“快滚上来吧，别按电铃，我会先把门打

开。”话说完他便收了线。

放任湿漉漉的短发枕靠在昂贵真皮沙发上，应巳龙

凝望着天花板出神。

每回早晨，他总会陷入片刻空白的迷惘沉思，睁着

未灌注集中力的黑瞳，此时的他处于现实及幻梦的交错

中。

金鼓震天、叫嚣厮杀、风卷残云声不绝于耳。

直到铁门锁一扭，西装笔挺的斯文男子悠闲踱了进

门。

“还说你会先帮我开门？”童玄玮提起塑料袋，手指

圈绕着大门钥匙，他知道应巳龙向来将备份钥匙藏在铁

门外的盆栽土壤上右边数来的第三片蛋壳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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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光流转到斯文男子脸上。

“一杯黑咖啡。”应巳龙在童玄玮反客为主地拎起瓷

杯进厨房时开口。

“我还以为你又深陷梦境中发呆。”童玄玮在厨房东

摸西忙，半晌，浓醇的咖啡香飘占满室。

“我已经快分不清哪一段是梦境，哪一段又是现

实。”应巳龙拈熄手上的烟，“在梦里是醒着的，在现实生

活又是混沌着的，或许正如应御飞那张乌鸦嘴所说，我

真有人格分裂，倘若哪一天你在报纸上看到我犯下杀人

重罪也不用太惊讶，八成是我梦游时的那个性格干下的

坏事。”他嗤笑一声。

童玄玮端来咖啡，递给他，外加一个天字第二号的

大汉堡，“清醒点，你应巳龙就是现实，也是惟一，夜里的

梦境只是你日有所思、胡思乱想。”

“胡思乱想了将近二十年？”他早已经不再如此自欺

欺人地安慰自己，“当我在十五岁那年梦到自己从马背

上摔伤了腿，而梦醒之后那道伤口正血淋淋划在我腿上

时，我就摒除了‘日有所思’这种无病呻吟的论调。”

“那只是巧合。”童玄玮摊手，“也许是晚上你熟睡后

摔下床，被啥碗糕给割到了，那不能代表什么。”有人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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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游梦到爬上电线杆哩，巳龙这算小 糟葬泽藻。

或许一次能称得上意外，二次能称得上巧合，三次

能称得上运气，第四次、第五次呢？只要是他梦里遭逢

的场景，在现实中的他便会留下难以解释的痕迹，无论

是肉体上或心灵，这又如何解释？

“你这回又梦见什么了？”童玄玮啃着大汉堡。这些

年来巳龙的梦境故事几乎成了他们每回谈话的开头话

题。

应巳龙揉揉光裸的右臂膀，白天办公上班，晚上梦

里奔波，两相交错下简直要耗尽他全部的精力。

“领兵杀敌。”而且这场梦杀得很起劲，所以特别疲

累。

童玄玮吹了声口哨，“听起来很伟大呵。怎么，肩膀

在痛？”

“酸。”

“别告诉我是因为梦里太奋勇杀敌的结果。”

应巳龙投给他一道“聪明，你又猜对了”的眼神。

“巳龙，你有没有试着吃安眠药？”这样下去不是办

法，巳龙早晚会让怪梦给搞垮的。

“我又不是睡不着，而是做梦，韵运？吃安眠药有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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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只不过是让我更早进入梦境里。”他也尝试过熬夜清

醒数天，但人体脆弱的精神不可能支撑他终年都不合眼

休息，所以梦仍如潮水般席卷而来。

“我实在不理解，一个打仗的梦可以整整做了二十

年？你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，要不要向我老板、你大

哥请个长假，到国外走走？去日本泡温泉、赏樱，还是去

加拿大赏鲸？澳洲也不错，去看看无尾熊。”

“这主意不错，我请个短短三年就好，麻烦你向你老

板、我大哥开口提提这件事。”应巳龙不抱希望地打个哈

欠，随口说说。

“三年？巳龙同学，我确定你还没从梦中清醒。”童

玄玮没好气地送他一记白眼。

应巳龙状似认真地点点头，在童玄玮张大嘴咬住番

茄酱与蛋汁满溢的汉堡时补上一句令人胃口全失的调

侃：“也好，反正刚才我清醒前一秒正好砍了颗脑袋，让

那脑袋要断不断地挂在脖子上晃荡也很不道德，我再进

梦里补上干净利落的一刀———”

“应巳龙！停！住口！闭嘴！”童玄玮差点将胃囊里

消化不全的食物全给吐了出来，扬声喝止。

“我才光讲讲你就受不了了，何况是我这种身历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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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、现场直播、声光音效环绕的惨状？”他可不只是看，手

还得努力突刺劈砍耶。

童玄玮抹去嘴边酱料，毫无食欲地放下早餐，“好兄

弟，别这么沮丧，明天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，包管你心旷

神怡、通体舒畅、大呼过瘾。”他勾搭着应巳龙的肩，暧昧

地眨眨眼。

“大好星期假日，我哪都不想去。”应巳龙想也不想

地拒绝。童玄玮这家伙嘴里说的好东西八成与正常人

认知的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“你待在家里万一又睡着了怎么办？咱们是好兄

弟、好朋友、好伙伴，我怎么舍得你难过？”说到最后干脆

连歌名也一并用上。

应巳龙起身更衣，“做梦也好比被你拖去卖来得

好。”

“喂喂喂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咱们是不是兄弟？”童玄

玮佯装一脸不满。

“去问问我那个一事无成、专长克妻的老爸呀？也

许你的确是他不小心流落在外的种，‘玄玮哥哥’。”应巳

龙回过头，露出一抹令人胆寒哆嗦的“应氏微笑”，邀请

童玄玮“入股”应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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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呸呸呸，倒了八辈子霉的衰神才与应家兄弟扯上

血缘关系！”童玄玮脸上神情除了厌恶还是厌恶。

先不论他那位顶头上司应家老大，令人牙痒的性格

和无骨毛毛虫是同一种类———完全变态！好多回他都

忍不住想将手上的公文甩到应老大的脸上，以泄满腔满

腹的怒火烈焰，但为了七万二外加三千块的全勤奖金，

他硬压下那股恶魔的冲动，跟这种人当兄弟？还不如叫

他去撞豆腐自杀！

再谈谈应家老二应承关，为人性格磊落正直，称得

上是感情放两边，忠义摆中间的汉子，最大缺点就是五

官表情绝不超过一种，那张脸孔严厉得可比拟武圣关

公，肃然起敬得令人反射地双手合十猛拜。最恐怖的是

他见过承关包尿布的奶娃照片———当一个人在十个月

大小时就摆出威权赫赫的神情，他就可以预知，这个小

男娃不会受到太多宠爱及呵护。

老三应御飞，一个智商永远追不上浑身抖动肌肉速

度的家伙，再搭配上那张吓坏大小路人的黑道脸孔，童

玄玮也只能摇头叹息。

老四应骥超，应该以英文名字 粤则糟澡藻则宰蚤造造蚤泽来称呼

他，他是个地地道道喝外国奶水长大的中美混血儿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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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还是混得很优秀的那种基因，明星的 云葬糟藻、棕褐色的

发、深邃的碧蓝眼珠，精通七国语言，中文充其量称得上

流利，闽南语就当真破得可以。令人不敢苟同的是他的

工作狂及“识人不清”的本领。

老五就是他眼前这个看来有些疲累又有些惰意的

应巳龙，他还算五兄弟中的好好先生，个性正直、耘匝超

强———前提是他那天的梦境别太操累，否则脸色也好不

到哪里去。出生在奸商家庭却毫无奸商本性，秉持诚意

互惠的原则———在商场上的确算是濒临绝种的保育类

动物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是个有恩必报，而且一恩还要报

上数十次的乖宝宝！

“谢了，你们应家五虎将不需要我再参一脚，敬谢不

敏。”童玄玮有礼貌地摆摆双手，实则在驱赶应巳龙那声

恐怖的哥哥称呼，“况且我老妈还快快乐乐地在家安养

天年，让我这做儿子的更加肯定亲亲老妈与董事长之间

比漂白剂还清白。”与董事长扯上婚姻关系的女人，哪一

个能幸免于难？

全应氏集团里谁不知道五虎将的“制造者”应汉升，

是出了名的克妻铁扫把！他克死老婆的速度与他所生

的儿子成正比，娶五个、生五个、死五个，次次灵验，屡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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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爽。

应汉升不花心，他一点都不花心，五个老婆都是明

媒正娶，每个老婆都是他处于单身状况时才娶进门，五

个儿子皆源自于不同的娘胎。所幸应汉升认清了自己

的宿命，决定不再荼毒天下无辜女性，目前荣登孤家寡

人黄金“老”单身汉。

应巳龙啜着黑咖啡，对于童玄玮的推辞不置可否。

“说正格的，是我老板、你大哥指派我来麻烦你帮个

小忙，巳龙。”童玄玮决心不再拐着弯、抹着角。他从公

文包翻出一份邀请函，“还不是这些假赞助之名，行收款

之实的团体又来敬邀咱们应氏的巨额支票了。”

“麻烦？我看是命令吧？如果‘麻烦’，那我很明白

地回答你———不帮，你可以自己滚出门外，不送了；如果

是‘命令’，请你明明白白转告你的顶头上司，别什么事

都推给我这一半血缘的弟弟，我一个月不过领他个万把

块，周休二日是我的权利和义务，别当我是廉价劳工。”

应巳龙笑得好阳光、好耀眼，捍卫自己的劳工权益。

“巳龙同学，你不帮我不等于要我自己引咎辞职？

我老板、你大哥一定赏我个‘办事不力’的重罪！七万二

耶！哪找个薪水这么高的工作？”童玄玮的爱钱是应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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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了名的，据传言童玄玮回到家中还批了手工塑料花的

加工业赚取外快。

“找别人去呀！反正你老板、我大哥压根不在乎是

谁参加了那个什么会。”

“临时要我上哪去捉人来代替总经理？”童玄玮怪

叫。

“说得好，捉不到人？我提供名单，粤则糟澡藻则？应承关？

应御飞？”应巳龙弹弹指，直接揪出三个吃饱没事干的应

家兄弟。

“拜托！叫一个不懂何为中国国粹、不懂博大精深

五千年的浩浩历史、不懂长江黄河发源地、甚至不知道

孔老夫子是谁的“阿多仔”？叫 粤则糟澡藻则去看这种充满艺

术、人文、学术的‘三国历史博览大展’还不如叫他去唱

歌仔戏，反正同样听不懂。”童玄玮口沫横飞，接续，“承

关已经不是咱们公司的人，我不能奴役⋯⋯呃，麻烦他。

况且应承关那张武圣关公脸，丹凤眼严厉得只消瞥视一

眼，就足足让人退避三舍。至于应御飞嘛，你忘了他是

个完全没有艺术美感和天分的家伙吗？他最不擅长的

就是应酬打太极这种麻烦事。”他最担忧的是应御飞若

参加了博览展，闹出不可收拾的蠢事，他的高薪同样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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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，“巳龙，好歹你也是应家的人，就帮我这一次。”

应巳龙瞄了眼印刷精致的请柬，斗大的“三国历史

博览大展”窜入眼帘。

三国⋯⋯

史书上记载人口伤亡最轰烈的———乱世。

没来由地，“乱世”这两个字让他胸口一窒及莫名

的⋯⋯厌恶。

“我不想去。”应巳龙皱眉，拒绝得更加坚决。

童玄玮好说歹说，不见成效，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也

是最有效的杀手锏，“巳龙同学，你别忘了小学那一年在

马路上，是谁救了你宝贵的小命噢。”

遥远的天真烂漫的稚嫩娃娃年代，鸟语花香的晴朗

早晨，两个小男孩手牵着手往学校走去，其中某个帅娃

娃因为前一天夜里又梦到乱七八糟的场景，导致顶着两

只疲惫熊猫眼，一失神，差点撞上迎面而来的脚踏车，还

好有个宇宙无敌世界超级善良好心的乖娃娃反应快速

地拉了他一把。

哇哈哈———那个善良无比的救命恩人就是他童玄

玮啦！

应巳龙眯长双眸。八百年前的陈腔滥调又搬到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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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上威胁？！

“我每个月都还你一次恩，你自己算算从小到大我

还了几次，碰上假日我还多还你三次！你现在竟敢还拿

这档事来威胁我？”交友不慎！而令人最怄的是他竟然

无法狠心拒绝童玄玮！

“这是最后一次！我保证！”童玄玮忙不迭举起右

手，辅助他的誓言。

“这句话早在我第五十次帮你时就说过了！换句动

人点的台词吧！”

“巳、龙———”童玄玮恶心巴啦地拉甩着应巳龙的左

手臂，嗓音谄媚，一副受尽委屈磨难的小媳妇样，“你不

是老梦到自己像个将军领兵杀敌吗？嘿嘿嘿，说不定你

哪一个前世正巧的三国名将哩。去瞧瞧展览会嘛，也许

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你的怪梦不药而愈。”眼镜背后的两只

贼眼眨巴眨巴地闪动。

应巳龙撇撇嘴角。

他八成上辈子欠了童玄玮这讨债鬼十几二十万，再

不就是对他始乱终弃、先奸后杀、五马分尸、弃尸荒

野———否则今生何苦让人追讨得如此辛苦？

“最后一次？”他斜睨着童玄玮，换来点头如捣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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